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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等七个方面的差异所致。作者指出 , 上述七个影响因素并不单独具有绝对的解释力 , 它们相互交
织 , 彼此作用 , 形成影响华人和印度人同化情况不同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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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igrants’assimilation is a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ntercourse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e are
various.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migrants in Myanmar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faster than Indian , shown in four aspects , language , religion , custom and intermarriage. The
difference of assimilation proces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migrants are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 , such as
the population size , economic status , character of migration , religion , cast , prejudice and physical feature.
Any single factor of the above - mentioned can not explain the different extent of assimi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assimilation in Myanmar. The factors are interacted and formed the force which caused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同化问题是移民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学术界对二战以后东南亚华侨的同化问题已进行了诸
多研究 , 但却很少涉及缅甸华侨华人同化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从比较的视野 , 采用反推比较法 ,
对近代以来缅甸中、印移民的同化情况进行对比 , 了解影响移民同化的一般规律性因素对两个移






为一种过程 , “通过它 , 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与群体相互接受或履行对方的行为模式。”[1 ] 鉴于此 ,
本文从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及族际通婚四个方面来考察华侨、印侨同化情况的差异。
1. 语言使用。移民对当地语言的使用和掌握情况 , 是考察其同化于当地情况的重要指标。
因为族群间最明显的文化差异首先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即不同身份的人的行为 ,
“语言是证明自己身份的手段”, 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密不可分。[2 ] 其次 , 语言既是文化的象
征 , 也是交流的工具。中、印移民学习和使用当地语言 (主要是缅语) 的情况 , 反映出二者语言
同化的进程以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和速度。
纵观缅甸华、印族群的语言发展史 , 华侨对缅语的使用和掌握程度 , 要高于和快于印侨。对
此 , 我们虽然没有系统量化的数据来进行证明 , 但以往史家的论述表明了这一点。布赛尔曾指
出 ,“在缅甸的中国人比在暹罗、马来亚或印度支那的中国人 , 在更大程度上把所在国认为是自
己的国家。他们学缅甸话比印度人快得多。”[3 ] 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也曾指出 ,
“华侨比印侨更容易学会缅语 , 除了新来的华侨和住在掸帮的云南人以外 , 缅甸所有华侨可以流
利地使用缅语。”[4 ]
1854 年下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 , 华侨人口迅速增加。同时 , 随着缅甸华侨民族主义的日
益兴起和华侨教育的发展 , 华侨同化于当地的步伐开始放慢。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华侨同化于当
地的趋势完全停止。例如 , 1935 年 , 5 - 10 岁的华侨学童有 12707 人 , 其中 837 人在四所注册的
中英学校就读 , 2925 人在华侨学校学习 , 将近 9000 人和缅甸学生一起就读于其他学校。[5 ]
同华侨一样 , 印度移民大量进入缅甸也是始于下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众多的印度移民
“在缅甸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和经济”[6 ] 。印度移民社会的独特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语言
展现出来的。例如 , 1931 年仰光印度人达到 212929 人 , 占仰光人口的 53 %。人数众多的印度人
形成独立的聚居区 , 因此有人称“战前在仰光如果一个人不会说印度斯坦语 , 就无法生活”[7 ] 。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 , 但是众多印度人的存在使仰光在战前被看作“是印度人的城市”, 而他
们普遍使用的印度语言 (印度斯坦语、乌尔都语) , 直到 50 年代还是仰光商人中的混合商业用
语。[8 ]此外 , 殖民时期缅甸印度人就建立了众多的印侨学校 , 各种印度语言 ———印地语、泰米尔
语、泰卢固语等被广泛教授。
表 1 　1931 年华印族群缅文读写程度统计
族群
能力 文盲 识缅文者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总数 比例
华侨 131876 68112 % 61718 31188 % 193594 100 %
印侨 748187 73151 % 269638 26149 % 1017825 100 %
　　资料来源 : 根据 Appendix Ⅴ“Statistics on Literacy Among Non2Europeans in Burma”, in John Leroy Christian , Modern
Burm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42 , p13421 编制。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 , 20 世纪 30 年代初 , 在 193594 名华侨中 , 能够读写缅文的比例为
31188 % , 1017825 名印侨中能够读写缅文的比例为 26149 % , 前者高出后者 5139 个百分点。二战
以前印侨的缅文读写程度低于华侨 , 不仅是因为对缅文教育不重视 , 还因为其突出的人口、经济
地位 , 使其在缅文的使用上需求不足。总之 , 印侨在学习、使用当地语言方面落后于华侨 , 语言
同化的速度慢于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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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 月 4 日缅甸独立后 , 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独掌政权 (1948 - 1962 年 , 1958 - 1960 年曾
由军人组成看守内阁) 。这一时期华、印两族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缅甸民族主义的压力 , 都开
始有意识地向当地社会融合。例如 , 1957 年 9 月 , 缅华教师联合会通过决议 , 要求华校加强缅
文教学 , 增加缅文课时。一些华校还开始实行“一个学校 , 两种学制 (华文、缅文)”的做法。
一些印度穆斯林教师和锡克教群体开始适应当地民族化的要求 , 使用缅甸名字和语言。但总的来
说 , 这一时期二者在当地语言上的掌握程度依然保持战前的格局 , 详见表 2。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 , 在全缅 252 个城镇中 6 岁以上的印巴人中 , 只能用缅文读写或丧失母
语读写能力的比例是 4 % , 华族是 27 % , 而这部分丧失母语读写能力者占本族群有读写能力的比
例分别是 41 % (华族) 和 9 % (印巴人) 。此外 , 印巴人能够用缅文读写的比例是 6 % , 华族是
15 %。所以 , 缅甸城镇中印巴人能够使用缅文进行读写或丧失母语的比例明显低于华族。1962 年
奈温军人集团当政后 , 实行强力同化政策 , 华印两族的学校、报纸都被收归国有 , 二者都加快了
融合当地的步伐。有学者认为 , 东南亚各国“在对中国人的同化措施中 , 效果最大的是针对华侨
学校的举措 , 华校是华侨保持其文化完整性的最重要工具。”[9 ]这种情况实际也同样适用于印度移
民。由于华印两族丧失了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 ,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 两个族群的成员特别是年
轻人越来越多地在语言上首先同化于当地 , 但华侨语言同化的速度仍明显快于印侨。虽然这一时
期缅甸印度人掌握缅语的比例增加很快 , 但印度人一般在和缅甸人交往时才使用缅语 , 母语仍是
他们族群内部交流的工具 , 而 80 年代时许多华人的家庭用语已经是缅语了。另据统计 , 1973 -
1974 年缅甸 5 岁以上的华侨华人为 2011 万人、印巴人为 4611 万 , 华印两个群体中文盲 (不能使
用缅文读写 ) 、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的比例分别是 : 48 %和 67 %、517 %和 116 %、1 %和
012 %。[10 ]由此可以看出 , 印度人对缅语的掌握 , 主要局限于听说层面。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文
化 , 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 所以语言使用、理解的层次越高 , 文化理解就越深。当移民群体学
习、使用当地语言时 , 如果有较多人能够进入读写层面 , 则表明他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当地文化 ,
更快地完成政治、文化认同的转向。上述二者在缅文读写能力上的差异 , 表明华族至少在语言上
的缅化程度更高、层次更深、速度更快。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华族 143445 92128 64 % 38184 27 % 32160 22 % 21784 15 % 51317 36 %
印巴人 239643 103117 43 % 9677 4 % 79879 33 % 13561 6 % 136526 57 %
　　资料来源 : 根据“Table ⅩⅥ- Race groups by literacy in Burmese and other language by sex (for age 6 years and over)”
in First Stage Census , Volume Ⅰ, Rangoon , 1953 , p1801 编制。
说明 : 表格中比例是指各项占华、印本族群总人口的比例。
21 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文化传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不同族群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可能
会直接导致迥异的族群关系 , 从而影响移民群体的同化速度和进程。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 , 绝大
多数居民信仰佛教。佛教是缅甸文化的基石和核心 , 缅甸即有这样的谚语 , “要成为一个缅甸人
就首先成为一个佛教徒。”[11 ]因此 , 在缅甸这样佛教至上的国家 , 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是个人身
份的标志。华印族群宗教信仰的构成决定着二者与缅人或主流文化的亲疏以及缅人对他们的接纳
和心理认可程度。
日本学者吴主惠认为 , 现世主义 , 即世俗和功利是华侨宗教性的表现方式。[12 ] 华侨在宗教信
仰上的实用性使其围绕侨居地的宗教进行调适并不困难。这种情况至少在缅甸华侨身上表现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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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 ,“因华侨宗教观念不强 , 大多亦随缅妇信奉缅甸佛教 , 经常举行布施斋僧”, “旅缅华侨
大多数信仰佛教 , 除在仰光及缅属各地建筑中国寺庙外 , 对当地缅甸寺庙及大小金塔兴建 , 莫不
捐助巨款”。[13 ] “在缅甸各地佛塔寺院 , 有不少僧阁、福亭、精舍是华侨捐建的 ; 每年佛节也有
不少华侨参加布施。”[14 ]
缅甸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 其他还有锡克教、佛教、基督教等。据统
计 , 1931 年缅甸的 1017825 名印度人中 , 印度教教徒 565609 人 , 穆斯林 396594 人 , 基督教徒
30135 人 , 佛教徒 12600 人 , 锡克教徒 108963 人。[15 ]
1973 年 , 缅甸的 5417 万名印巴人中 ,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所占比例为 73 % , 佛教徒为
22 % , 2217 万华族中信仰佛教者的比例是 79 %。[16 ]另据统计 , 1983 年 , 在 4218 万名缅甸印人中 ,
印度教信仰者占 34 % , 穆斯林为 33 % , 佛教徒为 27 % ; 2313 万名华族中信仰佛教的比例高达
82 %。[17 ]缅甸华印两个群体在佛教信仰上的比例和变化 , 昭示着华侨在宗教信仰上融入主流社会
要快于印人。
31 生活习俗。民族习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 , 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 在饮食、服饰、
居住、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等方面形成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各个民族
的历史传统、心理素质、宗教观念 , 成为体现各民族特点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斯·韦伯认为 ,
不同群体之间迥异的习俗差异 ,“在人种的共同情感和血缘亲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 , 起着一种与
遗传的外貌特征具有完全同等重要的作用”。[18 ] 在习俗演化的整个过程中 , 文化观念往往处于先
导的地位 , 没有文化观念的转变就不会有生活习俗的真正演化。因此 , 华印两个少数外来族群在
生活习俗上与东道主社会有多大程度的趋同 , 是反映谁同化进程更快的另一个重要指数。
总的来说 , 在东南亚国家中 ,“同印侨相比 , 华侨不那么严格局限于其固有的生活方式。他
们和当地人自由的来往 ; 华侨的饮食习惯、服装和生活方式比印侨更接近于缅甸人、马来人和印
尼人。”[19 ]缅甸的生活习俗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 , 而华侨多信仰佛教 , 所以“华缅风俗并行不悖 ,
故华侨与缅人能和平相处 , 友谊深厚 , 亲情笃切 , 为其他居缅外侨所不及。”[20 ]
相比之下 ,“如果将饮食习惯作为文化适应性的一个指标 , 那么缅甸印度人一定是最不易同
化的群体。”[21 ] “印度人的服饰、语言、食物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 但是这些习惯结合到一






标。”[23 ] 19 世纪中期以前 , 华侨移殖缅甸不仅人数少 , 而且多为单身男性 , 华缅通婚比较普遍。
1879 年 , 曾游历缅甸的黄懋材在仰光看到 , “闽、粤两省商于此者不下万人 , 滇人仅有十余家。
然未见中土女人 , 皆纳缅妇为室也。”[24 ]东南亚历史学家布赛尔也认为 , 20 世纪以前 , 象在缅甸、
泰国这样的国家中 , 华侨经常与当地人通婚 , 没有什么融合障碍 , 他们一般会在三代以内同化到
当地社会中去。[25 ]研究缅甸历史的著名学者哈威也表示 , “中国人和缅甸人友好相处 , 经常通
婚”。[26 ]相比之下 , 印缅通婚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华缅通婚的比例。
但是 , 以往英国殖民政府和独立后缅甸政府对印缅混血人数的统计却表明 , 二者通婚的数量
比较多。例如 , 1931 年印缅混血儿有 182166 人。1973 年缅甸混血儿共有 423000 人。根据宗教信
仰来判断 , 估计有 209000 人是印巴人与缅人的混血。[27 ]这是因为地处缅甸西海岸、濒临孟加拉湾
的若开地区 , 与印度相邻 , 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伊斯兰教最初即是先传入若开地区 (阿拉干) 和
南部沿海城镇 , 而后再向缅甸其他地区传播的。古代大量印度穆斯林定居于此 , 通过和当地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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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融合、通婚 , 已成为当地原住民阿拉干人的组成部分。他们和当地人通婚后 , 形成了一个人
数众多、名为 Zerbadis 的混血群体 , 这些印缅混血儿在文化上依然保持伊斯兰教的特征 , 因此历
届英殖民政府和缅甸政府的人口统计都把这部分人归入印缅混血儿或印度人之列。对此不少学者
都认为 , 不应把阿拉干的印度穆斯林列入近代印度移民的范畴中。因为“他们和缅甸的其他印度
移民没有共同之处”[28 ] , 这些穆斯林是真正的阿拉干人。
因此 , 虽然有关当局对印缅混血的统计数字较高 , 但其中包含了许多阿拉干地区印度穆斯林
和缅人的混血儿 , 近代印度移民和缅甸人通婚的比例实际上远没有那么高。例如 , 1911 年缅甸
Zerbadis 就达到 59729 人 , 1931 年为 122705 人[29 ] 。而 1931 年印缅混血人数总共为 182166 人 , 所
以是年印度移民和缅人通婚所生的混血人数应不到 6 万人 , 占当年缅甸印度移民总人口为 800024
人 (不包括阿拉干地区) 的 7 %。虽然 , 目前还未发现 20 世纪 30 年代中缅混血人数的统计数字 ,
但是结合 1931 年缅甸华侨已有一半以上出生在当地的情况 , 当时只占印侨人口 19 %的华侨 , 却
使以往众多史家一致得出华缅通婚要比印缅通婚更为经常、普遍的论断 , 表明华缅混血人数要比
印缅混血人数更多、华缅族际通婚更为普遍。
1953 年 , 中国驻缅甸使馆估计 , 缅甸华侨、华裔约有 35 万人 , 其中中缅混血儿约 14 万人 ,
占 39 %。[30 ]此外 , 在华缅通婚史上 , 华侨往往采取所生男孩作为中国人来教养 , 女孩取缅甸名
字 , 按缅甸人来抚养的做法。① 所以 , 实际上还有许多中缅女性混血儿没有被列入当时中国大使
馆的统计范围。据缅甸政府统计 , 1973 年在 4213 万名缅外混血儿中 , 印巴人大概有 2019 万人 ,
其中只有 2000 人是印度教徒 , 藉此可以判断混血的印巴人绝大部分是孟加拉穆斯林 (前印度穆
斯林) 和缅甸人的混血。而在缅外混血儿中有 2012 万人信仰佛教 , 根据 1953 年中缅混血儿已达
39 %的比例和华侨大多信仰佛教的情况推测 , 这些混血佛教徒可能大部分是华缅混血者。






此 , 笔者根据缅甸的国情和华人印人缅人各自的特点 , 从人口、经济、移民性质、宗教信仰、种
姓、偏见和体质特征七个方面 , 对缅甸中印移民的同化差异进行分析和诠释。
11 人口因素。首先 , 从人口规模来看 , 美国多位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 , 群体规模与族际通
婚呈负相关关系 , 即群体规模越小 , 其外婚的比率就越高。[31 ] 中印移民在缅甸的人口规模差异 ,
也是导致二者同化速度不同的一个原因。二者人口的变化详见表 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 ,“两个群体在规模上的差异越大 , 那么它们在彼此的群际交往
率上的不一致性就越大。群际交往中的不一致性就是群体规模差异的一个反函数”。小群体的规
模越小 , 其成员在与大群体成员的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就越多。[32 ] 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 , 中、印
移民在缅人口数量相差悬殊 , 特别是二战以前 , 即使 1931 年统计华侨最多时也不到印侨人口的
20 %。二者在人口规模上的悬殊差异 , 是引起双方与缅人族际通婚率不同以及经济地位悬殊的人
口因素。
其次 , 从人口的流动性来看 , 外来移民在当地的定居程度及新移民的比例 , 也是影响其同化
速度的重要变量。移民在当地居住时间的长短和新成员的补充程度 , 意味着移民和当地人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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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 M. B. Hooker , The‘Chinese Confucian’and‘Chinese Buddhist’in British Burma , 1881 - 1947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eptember 1990 , Vol. XXI , No. 2 , p. 395.
时间长短以及新移民带来祖籍国文化传统的多寡。
表 3 　缅甸中印移民人口统计 单位 : 千人
年份 印度移民 占缅甸人口比例 中国移民 占缅甸人口比例
1872 137 514 % 12 015 %
1881 246 613 % 13 013 %
1891 356 418 % 42 016 %
1901 606 612 % 63 016 %
1911 745 612 % 123 110 %
1921 887 617 % 149 111 %
1931 1018 710 % 194 113 %
1973 547 2 % 227 018 %
1983 428 112 % 234 016 %
　　资料来源 : 根据 Teruko Saito & Lee Kin Kiong , Statistics on the Burmese Economy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99 , p. 15 ; Leo Suryadinata , ed. ,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97 , p. 131 ; K. S. Sandhu & A. Mani , ed. ,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3 , p. 649. 编制。
从在缅居留时间的长短来看 , 近代缅甸印度移民表现出以流寓性为主、定居性为辅的特征 ,
缅甸独立后这种情况逐步改变。这种特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印度移民的主体 ———劳工的流寓性所
致。他们一般在每年 10～12 月缅甸收割、加工稻谷的季节前来 , 次年 3～5 月返回印度 , 其中一
些劳工会在缅停留 2～3 年。所以有学者表示 ,“马来亚和缅甸的南印度劳工移民最重要和最值得
注意的特点 , 是他们迁移的稳定性、季节性和循环性。”[33 ]
缅甸印度移民的这种“候鸟”型特征 , 还反映在其人口年龄结构、出生地和性别比例上。
1931 年 , 缅甸印度男性移民的 65 %是 15～40 岁 , 15 岁以下者占 17 %。1921 - 1931 年 , 缅甸印度
移民男女性别比例平均是 1∶01208。[34 ]二战以前 , 缅甸印度人出生于印度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70 %
以上 , ① 这表明二战以前缅甸印度移民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 , 表现出高度的迁移性和流动性
特征。相比之下 , 华侨定居缅甸的比例和意愿比印度人更大和更强。例如 , 1931 年缅甸华侨为
193600 人 , 男女比例为 1 : 01523。其中在缅甸出生者为 103500 人 , 占华侨总数的 53 % ; 在中国
出生者为 89600 人 , 占 46 %。[35 ]
因此 , 同印度人相比 , 战前华侨比印度人在缅的定居性更强 , 在当地出生的人数比例更高 ,
这意味着华侨与当地人接触交往的时间更长 , 受祖籍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更少 , 从而使其比
印度人 (至少在二战以前) 更快同化于当地。缅甸独立后 , 特别是 1962 年奈温军人集团上台后 ,
季节性移民的消失 , 两个群体的新移民大大减少甚至中断 , 促使二者都迅速同化于当地的情况 ,
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21 经济因素。殖民时期 , 印度人在缅甸的经济地位仅次于英国殖民者 , 他们人数众多 , 从
业领域广泛 , 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华侨。据统计 , 1939 年缅甸外资共有 155125 百万英镑 , 其中欧
洲公司有 4700 万以上 , 华侨资本为 280 万 , 其中仅印度齐智人就有 5600 万。[36 ] 1937 年 , 齐智人
直接控制或垄断了缅甸最好的稻田的 1Π4。二战结束时 , 缅甸价值 6 - 8 亿卢比的 300 万英亩稻田
为 5000 名印度人所有 , 这其中主要是齐智人。仰光的印度人拥有那里 70 %的房产和 50 %的电影
院。[37 ]缅甸刚独立时 , 印度人在缅甸的投资额为 7 亿卢比 , 他们控制着缅甸商业的 60 % , 纺织品
05
① 有关缅甸印度移民出生地的情况参阅 Nalini Ranjan Chakravarti , The Indian minority in Burma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immigrant community ,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1 , p. 23.
交易的 80 % , 大米出口贸易的 90 %。[38 ]
随着缅甸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 ,“印度资本家、商人对缅甸的经济剥削和大量的印度移民使
缅甸民族主义扮演了双重角色 , 即反帝和反印度人”。[39 ] 同时 , 大量印度劳工挤占了下层缅人的
谋生和就业机会 , 从而也引起了缅甸社会下层对印度人的不满。1930 - 1931 年间 , 印缅族群之间
的暴力冲突 , 直接原因就是二者的经济矛盾。1930 年缅甸爆发沙耶山起义 , 期间许多居住在农
村的印度农民被袭击和杀害。“战后 , 反帝口号‘缅甸是缅甸人的’更多是针对印度人而不是英
国人。因为英国人不显眼 , 缅甸反帝情绪主要指向印度人”。[40 ]




31 移民性质。1886 年缅甸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 成为“殖民地的殖民地”。近代缅甸印度
移民总体上虽属于经济性质的和平移民 , 但由于印缅的“特殊”关系 , 也有不少印度人作为英殖
民者的附庸、跟随者进入缅甸 ,“充当占领者、执法者、管理者”, 被视为殖民统治的工具。[41 ] 例
如 , 从 1824 年第一次英缅战争开始 , 到后来英殖民者镇压缅甸民族起义 , 英国军队主要是由印
度兵组成 , 他们在侵略缅甸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 - 1895 年 , 约有 118 万名印度士兵驻
扎在缅甸。1861 年仰光的警察全部是印度人。1931 年 , 缅甸军队有 5281 人 , 其中印度人为 2127
人 , 占 40 % ; 警察 25598 人 , 印度人占 46 % , 有 11868 人。[42 ] 众多的印度士兵、警察和公务员 ,
给缅甸人造成印度人作为缅甸管理者、统治者的印象。因此 , 缅甸的印度移民虽总体上属于和平
的经济移民 , 但夹杂着部分侵略性移民 , 而这一瑕疵经过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后又得到放
大 , 成为印缅两族关系中的一个伤疤 , 导致缅甸社会对印度人产生严重的偏见。“大多数的缅甸
人因‘遭受印度兵的镇压’, 因国体的丧失 , 而感到愤懑。”“这一来是英国并吞阿瓦王国以后把
缅甸归并于印度帝国的结果 , 二来是紧随着英国的征服而来到缅甸的印度人在经济上和贸易上起
了侵略作用的结果。”[43 ]
相比之下 , 华侨的移民行为是纯粹的经济性和平移民 , 华侨在缅虽也有人从军、充当警察和
公务员 , 但人数非常少。例如 ,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华侨只有 017 %的人参军、从政 , 仅占缅甸军
政从业人数的 019 %。[44 ]华侨在缅受到的敌视远没有印度人那么大 , 除了由于二者在缅甸的经济
地位不同以外 , 显然和印度移民中一部分影响恶劣的侵略性移民有着密切关系。因此 , 从移民性
质来看 , 印度移民中的部分侵略性角色导致缅人对同是外来移民的华印族群 , 产生不同的接纳意
愿和态度 , 从而影响缅人吸纳、同化二者的速度。
41 宗教因素。我们在前文考察华印移民的同化进程时 , 把宗教作为考察华印与当地族群关
系及其同化情况的一个指标 , 实际上它也是我们解释二者同化进程不同的一个原因。“宗教因素
在同化过程中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凡与当地民族信仰相同的移民群体 , 正是由于宗教因
素使他们迅速适应环境 , 从而发生明显的同化过程。”[45 ] 缅甸华印两族的同化也证实了这一点 ,
宗教在二者的同化过程中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宗教具有凝聚共同信仰者的正功能 , 同时
在不同宗教信仰者中也容易造成阻碍认同、排斥异教的负功能。缅甸印度人大部分信仰印度教和
伊斯兰教 , 有着与佛教迥异的宗教法规、种姓制度、婚姻制度和宗教仪式 , 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
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这种宗教、传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印度人与缅甸人融合的障碍。
例如 , 在印度教和佛教徒的许多通婚中 , 由于种姓偏见和宗教禁忌导致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出现。
一些正统的高种姓印度人和缅甸妇女结婚后 , 没有平等对待她们。一些人不尊重佛教文化 , 坚持
以印度文化来教育子女 , 遗弃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缅甸华人大部分信仰佛教 , 所以佛教成为华
族同化于当地的融合剂 , 而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与缅甸人相左 , 不同的教义和由此产生的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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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 , 制约了印度人和缅甸人彼此接受对方的意念和努力 , 甚至产生宗教冲突。1938 年、
1997 年缅甸曾两次爆发大规模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 , 而近代以来双方发生的小规
模宗教流血冲突更是屡见不鲜。相反 , 历史上华侨从未和缅人发生过宗教冲突。
宗教因其至上的神圣性而拥有特殊的认同功能 , 凝聚力极强。它通过信仰纽带把教徒联系在
一起 , 使他们彼此认同 , 产生归属感和成员感。因此 , 大部分信仰佛教的华侨更容易被缅甸人接
纳 , 共同的宗教活动、仪式和节日会促进和增加双方的交往和群体认同 , 推动华侨接纳当地许多
带有佛教色彩的生活习俗。布赛尔曾提出 ,“关于东南亚国家种族最后融合的可能性问题 , 宗教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马来亚和印尼 , 伊斯兰教是马来人和华侨通婚的一个障碍 , 因为在猪肉和
狗肉上的宗教禁忌限制了社会交往。印度教也使其和其他族群隔离开 , 种姓制度 (然而同印度相
比 , 这在东南亚已远没有那么严格了) 将其分成不同的阶层、等级。但是 , 在佛教国家缅甸、泰
国和柬埔寨以及中国化的越南就不存在这种障碍 , 华侨与当地人通婚较常见。”[46 ]
51 种姓制度。种姓是印度教的重要内容 , 是一种严格的内婚制集团。它对信仰印度教的移
民同化具有重要影响 , 因此将其单列为一个因素进行分析。不容否认 , 同印度相比 , 种姓制度在
缅甸印度移民社会里已经弱化 , 但它仍然根深蒂固。对此 , 1978 年缅甸印度人中的有识之士曾
表示 ,“我们是否要继续旧的婚姻制度 , 在同种姓里选择新娘或新郎。我们不应该反对印度教徒
中不同种姓的通婚 , 不接受对方父母只有一人是印度教徒的做法。如果这样 , 那么可以很容易地
预见我们孩子的婚姻问题 99 %将得到解决。”1978 年 , 在全缅印度教中央委员会二十五周年庆祝
仪式上 , 该庆祝委员会主席痛心地表示 , 我们曾开会通过放弃种姓制度的决定 , 但“由于我们狭
隘和传统的观点 , 我们还没有能在这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工作。甚至在 20 世纪还有 1Π4 时间即将
结束的时候 , 我们自己还在选择早已过时的、矛盾的生活方式和规则。”[47 ] 缅甸印度人的种姓观
念虽然开始变化 , 但是这一制度在印度移民社会里仍然不可动摇 , 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大部分
印度教徒仍然希望在同种姓内通婚 , 父母包办子女婚姻仍是普遍的现象。因此 , 种姓制度是印缅
族际通婚的主要障碍之一 , 是印缅通婚率低于华缅通婚率的主要原因。
此外 , 移民群体如果存在充分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 那么族际通婚率也将会上升。缅甸印度教
移民主要来自农业种姓、从事商贸活动的种姓、工匠以及安得拉海岸的德利特种姓群体 , 不同种
姓一般从事各自相应的职业。高级种姓婆罗门移民缅甸的人数虽然不多 , 但在缅甸他们垄断了行
政、专业领域 (教师、律师、医生和记者等) 和商业部门。种姓制度中职业世袭的特点 , 限制了
印度移民中的低等种姓的社会流动机会和同缅人交往接触的空间。相比之下 , 华侨不存在宗教、
文化层面制约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61 偏见程度。当地主流社会群体在态度、心理上对外来移民群体的接纳程度如何 , 是影响
双方交流、融合的重要制约因素。缅人对华印移民截然不同的心理认知 , 在其对二者的不同称谓
上充分体现出来。由于华缅两族在人种、语言、宗教等方面相近 , 缅甸人亲切地称华侨为“胞
波”, 即亲戚的意思。相反 , 称印度人为“咯拉”, 即外国人 , 这是常被缅人用来贬损和嘲笑印度
人的一种称呼。[48 ]造成缅甸人对二者态度不同的原因 , 除了和上述的移民性质、宗教等因素有关
以外 , 还同印度人的职业结构密不可分。印度人在缅甸的职业从银行家、高利贷者到劳工、苦
力、清道夫 , 范围广泛、反差鲜明 ,“因此缅甸人对印度人的整个态度中存在敌视和歧视的二元
状态。”[49 ]一方面 , 印度人在缅甸贸易、借贷、商业等多种领域占有的优势地位 , 导致缅人不满 ,
特别是从事高利贷活动的齐智人为缅甸人所深恶痛绝 , “有关齐智人贪婪、欺诈和残酷的传言和
说法在缅甸人脑海里根深蒂固。”[50 ] 这部分人虽然不多 , 但他们的精明和吝啬甚至给东南亚人都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 , 缅甸印度人中有大量贫苦的苦力、劳工 , 他们拿最少的工资 , 干
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 , 生活水平远低于缅甸人和华侨。“长期以来 , 缅族人对印度人的冷漠实际
是高傲 , 因为印度人从事其鄙视的艰辛、肮脏的工作。”[51 ] 缅甸华侨大多从事工商业 , 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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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贩 , 历史上未曾控制过缅甸经济 , 所以缅人对华侨的负面看法要比印度人少得多。
缅甸人与华印族群不同的心理距离 , 在影响二者同化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族际通婚方
面。“缅甸妇女中较少反对和华侨结婚”。华侨勤俭持家 , 喜欢孩子。相反 , 由于缅印的种族和宗
教差异 , 她们和印度人的通婚没有受到当地社会的支持。“印度人被缅甸人视为外国人 , 而华侨
被看作是亲戚。”[52 ]
71 体质因素。外来移民群体在与当地主流族群的接触过程中 , 双方在体貌上的差异程度 ,
会影响东道主社会接受外来者的快慢以及心理上与对方的亲疏程度。对此 , 韦伯提出 , “外貌特
征和习惯的几乎任何一种共性和对立性 , 都可能成为主观上相信在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群体之
间存在着种族亲缘和种族生疏的诱因。”[53 ]
缅甸华侨主要由来自中国南方的闽、粤、滇三大群体构成 , 绝大部分为汉族 , 属蒙古利亚
种。缅甸印度移民主要是由来自印度南部和东部沿海农村地区的泰卢固族、印度斯坦族、泰米尔
族等民族所构成 , 这些民族基本属于达罗毗荼人种。前苏联学者认为 , 分布在中国华南、中南半
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居民属于南亚人种。“中国南方人色素较深 , 波状发所占比重很大 , 第三期毛
被更发达一点 , 眼睛的蒙古人种特点较弱 , 鼻子较宽 , 唇较厚 , 突颌较多 , 面部高较小一些 , 身
材矮小 , 具有南亚人种的特点。”南印度人种 (达罗毗荼人种) 属于赤道人种和欧亚人种的过渡
类型。[54 ]人类学家林惠祥认为 , 汉族和缅族同属于蒙古利亚种 (黄种) 人 , “缅甸人的体型在乎
汉族与马来人之间 , 皮肤黄棕色 , 发色黑 , 形直 , 无须 , 鼻小而直 , 身长中等。”[55 ] 而达罗毗荼
人种的体质特征是 , “发多作波状 , 颇弯曲 , 面及肢乏毛 , 肤色棕黑 , 身长中等”, “长头 , 中
鼻。”[56 ]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 , 来自中国南方的缅甸华侨与缅甸人属于同一人种 , 二者在体质特征上较
为相似 , 而来自南印度的印度人和缅甸人分属不同的人种 , 具有较为明显的体质差异。体质差异
越大 , 带来的距离感就越强。反之 , 双方体质差别越小 , 相互对于另一方的“异类”感就越低。




移民同化于当地的七个因素 , 相互交织 , 彼此作用 , 形成影响二者同化的合力。其中 , 宗教、经
济以及人口因素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 移民性质、体质差异、偏见因素在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下 ,
是加剧华印移民与缅甸人不同社会心理距离和关系的催化剂。但这些因素绝非影响二者同化速度
不同的仅有因素 , 其他如家庭结构、“6126”事件、缅甸政府的政策等也都是制约其同化的因素 ,
这些都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总体来看 , 近代以来缅甸华侨的同化进程比印侨更快 , 但是我们还注意到在两个移民群体
内 , 不同的民族、方言群、宗教信仰者在同化过程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 , 呈现出族群内部同化
进程不平衡的特点。例如 , 主要分布于上缅甸的云南人的同化要慢于主要居住在下缅甸的广东人
和福建人 , 而福建人又比广东人同化更快、更彻底。印度移民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 南印度人的同
化要明显慢于北印度人特别是旁遮普人和锡克人。个中原因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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